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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肇始于突尼斯的“茉莉花革

命”和埃及的“街头革命”，

引起北非重大政治动荡，而利

比亚的政治危机更为严重。如果说，突尼

斯和埃及的政治危机是政治体系治理危机

等内因造成的，利比亚的政治危机则更多

的是外因，即埃及和突尼斯的“示范效

应”而引发的利比亚政治现代化进程中不

同政治力量的博弈的历史延续，这也反映

了中东强人政治“魅力平凡化”的逻辑。

部族因素成为利比亚政治危机的极

为活跃的因素

与其他国家政治危机不同的是，部族

因素成为利比亚政治危机的极为活跃的因

素。在中东地区，强大的部族势力通常都

认为，民族国家的建立将使他们的权益受

到威胁，因此普遍会要求新建立的国家应

以部族势力占主导地位。关于建立民族国

家或建立部族国家的两种倾向的冲突，是

利比亚独立后一直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冷战结束后，卡扎菲思想在利比亚政

治实践中发生的一个明显变化就是强化了

对部族主义的依赖。如新建立的革命委员

会领导人主要从卡扎法等部族中任命，部

族领地扩展到包括所有的昔兰尼加地区。

卡扎菲革命民族主义的思想理念中是

反对部族主义的，建立民族国家与排斥部

族国家是卡扎菲执政后构建革命民族主义

合法性的一个主要方面。卡扎菲求助于部

族主义，依靠强力来维持自己的统治的这

种做法在暂时巩固政权的同时，也使其政

治体系具有部族政治的特征，这对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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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 马 尔 · 穆 阿 迈 尔 · 卡

扎 菲 ， 曾 领 导 “ 自 由 军 官 组

织”，推翻伊德里斯王朝，建

立了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卡

扎 菲 是 个 具 有 传 奇 色 彩 的 人

物，他的行动常常令人难以捉

摸。比如，他在帐篷里办公和

会见外宾，他到国外访问，也

要住在自己带去的帐篷里。

8月21日，反对派支持者在班加西游行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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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政治模式来说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更

重要的是，卡扎菲重用个别部族成员参

与政治，疏远了那些没有得到重用的部

族。卡扎菲任用部族的不同态度造成部

族对待卡扎菲政权的亲疏离散，导致部

族中形成了许多反对派。

反西方情结引来祸水

卡扎菲的革命民族主义与反西方情

结是离不开的。利比亚与西方和美国之

间的对抗与打压、挑战与应对是卡扎菲

树立威信的重要手段。但是由于不断挑

战西方大国，卡扎菲也招致了西方政府

对挑战自己政府的厌恶。

尽管伊拉克战争后，卡扎菲放弃大

规模杀伤性武器、承担洛克比空难家属

赔偿费用以及与欧美国家建交，但其统

治所依靠的意识形态革命民族主义中

的反西方情结并没有动摇。伊拉克战争

后，卡扎菲在一年一次的九月革命纪念

日上，仍将反西方作为赢取民众支持的

革命民族主义话语，历数西方国家对利

比亚的殖民伤害成为卡扎菲获得政治合

法性的程序性演讲内容。这也是以法国

为首的北约支持反对派，打击卡扎菲的

深层历史原因。

威权政治对“反水反对派”的形

成至关重要

20世纪70年代以来，利比亚的现

代化发展主要是在卡扎菲的“伊斯兰社

会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这种发展

模式首先是要在意识形态上对利比亚社

会实施自上而下的彻底改造，卡扎菲

“民众革命”的实践，表面上是将民众

的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带有明

显的“乌托邦”和“理想化”色彩。

同时，利比亚现代化发展的各种举

措又被完全置于政治需要和政治考量的

前提之下，目的在于无条件地树立和确

保卡扎菲个人的绝对权威，并由卡扎菲

人为地来设定利比亚的发展方向。从本

质上看，利比亚现代化发展动力并未超

越传统权威主义的范畴。因此，昔日与

卡扎菲称兄道弟的革命志士（即所谓的

“反水反对派”）之所以反目成仇，很

大程度是不满卡扎菲垄断权力，或者自

己的权力欲没有得到满足。因此，这次

利比亚政治危机从本质上仍是卡扎菲利

益集团内部政治斗争的延伸，再加上外

部力量（特别是北约）的干预，从而使

危机扩大化，发展成为利比亚战争。

卡扎菲的魅力不断褪色

卡扎菲统治利比亚40多年，虽然以

民众革命为核心构建政治体系，以赢得

合法性，但这种政治动员缺乏国民士气

和公共精神所需求的能量，表现出威权

政治的恶性循环逻辑。笼罩在这里的景

象，不是政治的发展，而是它的衰朽。

卡扎菲强人政治的魅力已今非昔比，也

就是所谓“魅力平凡化”，即领导人的

政治魅力不断褪色的过程。

一是卡扎菲与美国对抗，以及随后

的联合国制裁，国家陷入贫困，追随者

在思想利益与物质利益方面获得的质量

与数量日益减少。国民富裕，统治者就

是成功的，如果国民贫困，统治者的情

况就不容乐观。伊拉克战争后，卡扎菲

谋求阿拉伯统一与非洲统一的宏伟夙愿

化为明日黄花。这也说明随着时代的发

展，民众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非洲民族

主义失去吸引力，而这是卡扎菲构建魅

力的关键所在。

二是接班问题也会导致魅力平凡

化。民众陶醉于现任统治者的魅力并不

等于认同其世袭制，也就是说民众认同

于统治者的魅力并不等于承认其子孙后

代的魅力。一旦有魅力的统治者显示出

将统治权力让渡给自己后代时，其魅力

会在民众中大打折扣，转入平凡统治的

模式。卡扎菲培植赛义夫抛头露面，家

族、部族统治的治理方式，减少了民众

对其统治权力的认同。

三是利比亚碎片化的地缘结构也会

导致魅力平凡化。利比亚的历史——社

会——文化秩序具有自己独特的特征，

那就是碎裂化的地缘格局，这里有柏柏

尔人和阿拉伯人，有部族地方原始宗教

信仰、图腾崇拜和伊斯兰教的冲突。就

三个省的实际情况来说，甚至存在着文

化断裂和间隙，种族、文化和语言方面

更加复杂多样。这种根深蒂固的多种政

治认同阴影日益浮现，政治权力结构沿

着种族、教派界限出现断裂的可能性增

大。利比亚危机始于班加西并不是偶然

的，而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东部地区和

班加西的部族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治的。

总之，地缘分裂决定了利比亚民族

国家构建的不稳定，革命民族主义的意

识形态注定利比亚难以与西方国家从内

心深处握手言和，而部族政治则使得卡

扎菲政权仅能得到少数部族的支持，这

也为政治分裂危机打下基础，从而也使

卡扎菲的“四射魅力”“黯然失色”。

而卡扎菲能够支撑数十年统治的根本原

因在于其统治方式的不断变换。因此，

这次利比亚政治危机是北非政治危机

“滚雪球效应”引发的利比亚国内政治

斗争的扩大化，外来力量的加入以及北

约国家的干预直接放大了这种效应。这

也反映了利比亚现代化中威权政治的衰

朽，卡扎菲强人政治“魅力平凡化”的

历程。

（作者为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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